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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数千元可与逝者“对话”
“AI复活”带来慰藉也有不安
业内人士称目前面临伦理、法律争议

“我儿子因病意外去世了，我还想见见我儿子。”
2023年12月中旬，一则“失独父亲用AI复活病逝儿子”的新闻在海内外引起了

广泛关注，故事里的中国父亲因ChatGPT、文心一言的技术工具的出现而看到希
望，在辗转了多个团队后，最终收到了一段AI生成的儿子的视频。“效果是初级的，
但从手机里再次听到儿子的声音，已足以让他的妻子在儿子的墓前哭泣。”

而这“AI复活”的最终产品正是由上海的超级头脑团队完成。该团队介绍，自
去年3月份开始涉足相关领域，截至目前，已经为超过600个家庭提供了相关服务，
其中大部分来自因疾病、事故或自然灾害而失去孩子的父母。

“AI复活”一单价格万元以下 形式并不相同

影视级数字人难度和成本很高

在聊到技术实现时，几乎所有
受访者都认为，所谓“AI复活”其实
是当前大热的生成式AI，或者说
AIGC领域的一个细分赛道，本质上
是利用图像、语音、视频、文字等多
个领域中已经成熟的技术去生成个
人形象、声音、知识库、思维方式、语
言风格等等内容，再逐步将这些不
同内容“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数字复活’是多种AI技术的
融合体，很难说其本身存在底层技
术上的护城河。可以将其看作是数
字人领域的一种应用创新更为准
确。”国内数字人底层技术基础设施
服务商，数字栩生的CTO翁冬冬这
样说。

在具体的实现上，曾经火热到
“百模大战”的大模型市场，为AI复
活提供了动力。

“AI复活对于数据质量的要求
非常高，数据越多、越全，训练出来
的数字人的相似度就越高。比如如
果只是做一个面部驱动，让数字人
有面部表情和口型的变化，那其实
只要一张照片就行了，但如果要做
得很逼真，那就至少需要4-5分钟的
一段视频素材。”张泽伟表示。

硅基智能创始人兼CEO司马华
鹏表示，目前AI复活的难点还是用
户是否能提供足够的数据供大模型
学习。最优质的数据还是视频，最
好是像严伯钧那样的博主，发布过

成千上万条蕴含有个人形象出镜、
观点输出的视频，其次是大量的文
字作品、语音记录、照片等等，而像
是社交软件上的浏览记录，例如点
赞收藏评论之类的动态作为训练数
据而言比较抽象，难以整理，“可能
会有一定帮助，但没有那么大”。

由于大模型、生成式AI领域在
近一两年的技术热潮，都使得AI复
活中对逝者外形、性格、言行举止的
模拟、交互对话的实现不再困难，不
会像十年前科幻作品里出现时那
样，空有概念而无从下手。

“数字人技术体系是很庞大复
杂的，如果是真正的影视级数字人，
难度和成本都会很高。”翁冬冬说。

“数字陪伴”也许是目标
在张泽伟看来，2022

年底的一波技术大爆发，
使得大家都开始探索技术
的具体落地和应用，“AI复
活”就是应运而生的这样
一个产业。而他们也从逐
步尝试，到现在整个团队
All in这个细分领域。

“作为中小团队，我们
其实做不了太多东西，进
入到这个领域，也是我们
整个团队都觉得它的社会
价值和意义比较大。这个

行业目前还在早期萌芽阶
段，规模很小，短时间或许
也难以推进，但观察到国
内甚至是全球的庞大的市
场需求，我认为未来可能
是万亿级别的市场。”张泽
伟说。

对于主做AI名人复刻
的数字栩生团队来说，目
前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
并没有在“AI复活”方面开
展什么业务。创始人翁冬
冬认为，“AI复活”这个概

念本身是有需求的，但现
在市面上已有的呈现形
式，比如让逝者照片可对
话，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
清晰或者真实的需求。

从长期来说，数字栩
生提到了另一个有所重合
的概念——— 数字陪伴。

比起“AI复活”的交付
一段视频、一个产品的“短
时间内的再次相见”，“数
字陪伴”更强调一个有自
己的基本逻辑，能长期且

深度地去了解被陪伴的人
的需求的数字智能体，能
作出更合理的反应，提供
更加细腻的需求，技术底
层类似定制的AI聊天大
模型。

要做到这一点，翁冬
冬觉得现有的技术可能

“不够用”了，基础技术还
得再往前走一步才行，比
如大模型对于场景的理解
能力。

无论是对亲人的缅怀，还是对自身的慰
藉，“AI复活”都远比一般的技术场景承担了更
复杂的感情。

事实上，“AI复活”于去年刚刚兴起时，就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结合了AI的新型心理疗愈
方式，将AI技术用在沉湎与亲人分离痛苦中的
用户身上，能够缓和他们内心的波澜。

但一位心理咨询师持保留态度。她提出，
哀伤有相对固定的过程，承认亲人死亡是很重
要的一步，AI复活的片段可能使未亡人丧失现
实感，无法完成哀悼，死者那么生动的存在还
有可能给未亡人造成二次创伤。而如果模仿
得有差错——— 这又可能从另一种角度“污染”
真人原本的回忆，使得死者需要艰难地确认亲
人已死，同样可能造成创伤。

如果用户永远无法面对丧失，反而彻底失
去了心理疗愈的可能呢?

“AI复活”心理疗愈仍无定论
有人认为“伤害比效果更多”

法律层面风险无可避免
北上广等探索数字人备案系统

不仅是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争议，法律层面
的风险同样也无可回避。肖像权侵犯、隐私数
据保护、AI诈骗……底层技术的进步也催生出
了巨大的灰色地带，“AI复活”甚至于数字人都
仍是新兴产业，目前既无专门的监管条例，也
没有自发形成的行业标准，因此，从业者们整
体都处于审慎探索的状态。

“在‘AI复活’上会存在一些负面反馈，比
如部分客户能提供的过世亲人的资料不多，所
以最终效果达不到他们的预期。”张泽伟说。

翁冬冬则透露，北京朝阳区已经出台了数
字人备案系统，目前正在试运行阶段，相关企
业可以将自己生成的数字人拿去系统备案，虽
然不具备法律效应，但如果产生版权纠纷时，
备案声明能够作为一个证据。上海、广州等地
区也在推动类似系统落地，只是背后涉及到版
权局、大数据局等多个单位，实际推行起来问
题不少。

在英剧《黑镜》中，女主利用AI“复活”了男
友后，起初欣喜不已，但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
一个影子。故事的最后，她将仿生的机器人男
友搁置在了阁楼，只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去看他
一眼。

也许“AI复活”会在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大
步向前，最终进化到连电影都无法想象的程
度，又也许它会在时间的推移里逐渐消散，但
在现在，关于未来的畅想已经向我们、向人类
打开了大门。

>>知识点

AAII复复活活

“AI复活”是一类依赖生成式AI的底层技
术，复现逝者的形象、声音、言谈举止，甚至是性
格情感的产品，业内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数字
陪伴”或“AI数字永生”。

数数字字遗遗照照

呈现形式为搭载了大语言模型且拥有真实
人物形象的相册。团队同样基于相关AI技术合
成一种数字照片，照片具有真实形象，可以有简
单的动作和表情，还可以用逝者的声音进行实
时的交流和对话。这一业务本质则是一种软硬
件结合的AI聊天机器人。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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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复活”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
约十年前的英剧，《黑镜》第二季中
的一集，女主利用意外身亡的男友
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大量数据，重
塑了一个模拟男友人格的AI。

而在现实中，像这样“通过另一
种形式与虚拟化的逝者相见”的故
事，正在新年伊始逐渐走入大众的
视野。

“AI复活”是一类依赖生成式AI
的底层技术，复现逝者的形象、声
音、言谈举止，甚至是性格情感的产
品，业内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数字
陪伴”或“AI数字永生”。

对于初次接触“AI复活”这个概
念的人来说，难以想象的东西还是
太多了。一段视频，一个可互动的
程序，抑或是某种可真实触碰的全
新物品?

上海超级头脑团队创始人张泽
伟表示，目前团队的“AI疗愈”已经
做了600多单，数字遗照、3D超写实
的仿生数字人业务还没有大量铺向
市场，仍在进行内部的细节优化和
版本迭代中。就算是“安排上顶格
的技术”，一单价格不会超过五
位数。

2023年12月中旬，海内外有媒
体报道过一位中国父亲用AI复活自
己病逝的儿子，引起了不少讨论，而

其最终的产品正是由超级头脑团队
完成的。张泽伟对他的故事记忆
犹新。

“这位父亲一开始找到我们的
时候，其实要求很简单，就说想克隆
一下他儿子的声音，从这个点开始，
又慢慢分散出现其他需求……其实
最开始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
不知道要做什么，都是一些用户来
找到我们，说他们要做哪些事情，我
们再总结出他们的需求，最后才有
现在这些产品。其实你现在来看，
这位父亲的需求其实并不属于我们
现有的任何业务形式。”张泽伟说。

而事实上，涉及到业务层面，或
者说产品的具体呈现上，“AI复活”
的形式并不相同。

其中，“AI复活”相关业务属于
他们的“生命克隆和数字永生”板
块，目前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产品
线。目前这部分业务来自于他们自
研的“炎帝大模型”以及一个名叫

“DUIX”的App完成。
炎帝大模型基于用户提供的人

物影像、语音、形象资料进行训练，
1:1克隆出具备情感、个性、独有风
格的Agent数字人，然后将其绑定
在用户的DUIX App账号上，这样
就可以通过DUIX App去与数字人
进行影像式的实时交互了。

数数字字遗遗照照。。超超级级头头脑脑团团队队供供图图

DUIX App定制数字生命。
硅基智能供图


